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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演变

田晋瑗　 孙　 益

　 　 摘　 要： 博物馆自 １８ 世纪从欧洲引入美国的时候， 就开始承担起公众教育的功能。 自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中后期， 美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先后经历了审美功能的

提出、 与学校教育的联合、 审美和教育功能之争、 政府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可以及满足公

众对多元文化的需要五个发展阶段。 这反映了不同历史背景下， 公众对博物馆教育提出的不

同要求， 也体现了政府在博物馆教育功能确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通过梳理美国博物馆

教育功能的演变， 能够更好地认识我国博物馆教育发展的不足， 对我国如何开展博物馆教育、
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提供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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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起源于 １７ 世纪的欧洲， 早期博物馆功能较为单一， 仅是欧洲权贵们储存收藏品的场所。 １８
世纪末， 随着欧洲移民涌入美洲， 博物馆也在美洲大陆兴起， 美国博物馆事业开始发展起来。 １７７３ 年

查尔斯·威尔森·珀尔在费城建立的费城博物馆和 １７９４ 年南卡罗莱纳州图书馆协会建立的查尔斯顿博

物馆是美国较早的 ２ 所博物馆。 费城博物馆展示珀尔本人的收藏和画作［１］３７， 而查尔斯顿博物馆则展示

南卡罗莱纳州当地的自然历史。 尽管美国早期博物馆与欧洲博物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美国博物

馆却在诞生之初就体现了与欧洲博物馆不同的特征， 出现了教育功能的萌芽。
国内学界对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研究主要围绕当下美国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合作， 包括课程设

计［２］、 课堂变革［３］、 美术教育［４］以及合作的演变历程［５］ 等； 科技手段在美国博物馆教育中的应用， 如

人工智能［６］、 创客空间［７］等； 也有学者关注到了美国博物馆的公共性， 从公共教育氛围［８］、 艺术博物

馆的公共教育智能［９］等方面展开。 可以发现， 国内对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研究多集中于当下博物馆

教育功能是如何开展的， 较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追溯美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是如何确立的。 然而了解

这一过程的历史演进又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美国博物馆发展较早， 梳理美国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历史演

变和阶段特征， 不仅可以了解不同时期社会和公众对博物馆教育的要求， 还可以了解博物馆教育在美

国社会教育中的地位， 有助于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入认识博物馆教育的意义， 以便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在

社会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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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博物馆审美功能的提出（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

１９ 世纪初期， 大量移民的涌入直接导致了美国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兴起， 一种新的、 更具“现代

性”的生活风尚出现了， 从而刺激了博物馆的发展。 与此同时， 工业革命也给美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

础， 工业化生产的普及造就了一大批财富巨头， 物质财富的累积也推动了美国博物馆的发展。
１９ 世纪中后期， 美国博物馆不仅数量大幅度增加， 其类型也更加丰富。 截至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美国已有数百所博物馆。［１０］此时不仅广泛建立了艺术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①， 还诞生了一些主题更加鲜

明的博物馆。 如皮博迪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Ｐｅａｂｏｄｙ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哈佛

格瑞比较动物学博物馆（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Ｚｏｏｌｏｇｙ）等。［１１］４９７－４９８到 １９ 世纪后半叶， 美国博物馆的性

质和类型已经日趋明朗。 虽然综合类博物馆仍以相当的数量存在着， 但一些更加专业的博物馆也开始

蓬勃发展， 许多学术团体和科学学会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博物馆。 在此期间， 除了数量的增加和类型的

丰富， 美国博物馆也开始承担社会教育的责任。
尽管 １９ 世纪的美国博物馆在创立之初就已明确了其教育功能， 但教育功能的实施方式比较单一，

仍然是通过收藏和展览藏品开展的。 这就使得博物馆仅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 而不是创造知识的场所。
克雷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Ｃｌｅｍｍｉｎｇ）就曾指出， “此时的博物馆， 无论多么强烈地反映出教育的呼声， 相

较于图书馆来说， 他们更把自己看作是保存、 监护、 研究、 展示知识的机构， 而不是传播、 解释和普

及知识的机构。 它们首先是仓库， 其次是工厂， 最后才是人民的大学” ［１１］４９９。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

众已经不能满足于来到博物馆仅仅是“走马观花”的浏览。 因此， 如何为参观者提供更加具体且丰富的

教育项目， 就成为博物馆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因应这种博物馆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倡导博物馆还应具有审美功能。 波士顿美

术博物馆创建于 １８７０ 年， 建设之初就被当成一所教育机构。 “其建立博物馆是为了保存和展示艺术品；
收集、 保存、 展示此类作品， 并提供美术方面的指导”。［１１］４９８其创办者查尔斯·克拉安·博金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ｒａｎｅ Ｐｅｒｋｉｎｓ）在 １８７０ 年为美国社会科学协会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出， 博物馆有教育和审美的双重功

能， 即： 一方面通过提高公众的品位来改善他们的道德观， 另一方面改进工艺品的设计———如果两者

能意外结合起来就是典型完美的晚期美国维多利亚主义。［１１］４９８由此看出， 此时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管理

者看到了博物馆可以通过为公众提供美术教育提升公众审美品位和道德修养。 审美功能的提出， 不仅

是博物馆功能的具体化， 也是博物馆对公众教育诉求的回应。

二、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联合的开始（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

２０ 世纪初， 很多博物馆工作者开始重新思考博物馆与教育的关系。 博物馆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

的教育机构？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大家各抒己见， 对博物馆与学校教育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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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艺术博物馆， 如费城博物馆（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Ｍｕｓｅｕｍ）、 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 波

士顿美术博物馆（Ｂｏｓｔｏ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科学博物馆， 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 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安娜·比林斯·加鲁普（Ａｎｎａ Ｂｉｌｌｉｎｇｓ Ｇａｌｌｕｐ）在担任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馆长期间， 对儿童博物馆

教育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她强调： 童年和青年期的核心就是行动。 基于此， 儿童博物馆的目标应该是

“理解儿童的喜好和兴趣， 向其提供学校和家庭无法给予的帮助和机会” ［１２］。 在她看来， 儿童博物馆不

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替代品， 而是与学校课程相关的课外教育方式， 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补充。
卡罗琳·莫斯·利亚（Ｃａｒｏｌｙｎ Ｍｏｒｓｅ Ｒｅａ）作为早期的博物馆教育者， 探讨了博物馆、 图书馆与公立

学校之间的关系。 她指出， “今天的博物馆几乎仍然没有被我们视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要素， 只有少数

几位开创者意识到博物馆蕴藏的各种可能性”。［１３］１６５她认为博物馆应该在调动参观者积极性的基础上发

挥其使用价值， 鼓励博物馆将“一些小型可外借展览品装在便携式展柜里” ［１３］１６５， 送到附近的公立学校，
供学生观察学习， 作为对一次性参观博物馆经历的补充。

弗雷德里克·斯塔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ｔａｒｒ）是 １９ 世纪末的生物学家、 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 也是公立博

物馆教育价值的坚定支持者。 他认为在探讨博物馆与教育的关系时， 应该分为以下几种： 小学和中学

中的博物馆、 职业技术学院里的博物馆、 大学里的博物馆、 教育中的公立博物馆。［１３］１７４他对于不同层次

学校中的博物馆教育分别做出了规划， 提出创办“学校博物馆”来收藏教学用具， 将博物馆作为永远的

教育中心， 与附近所有的教育机构保持联系， 这对公立中小学的科学教育非常有益。
约翰·科顿·达纳（Ｊｏｈ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Ｄａｎａ）认为博物馆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手段， 应该积极开展馆校合

作。 “为学校准备一些单独和成套的物品， 并且聘请教员准备好正确使用这些物品的文字说明、 宣传

页、 幻灯片， 然后按照学校方面的要求出借这些物品（当然是完全准备妥当的）， 让学校的教学工作变

得更加容易， 也让学生更加有效地学到更广泛的知识。” ［１４］５２同时， 达纳还提出， 如果学校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校内放置一些大型或小型的藏品展， 配以完整的文字说明， 并根据使用情况和环境要求及时更

换。［１］４８

综上， 可以看出此时的博物馆工作者在思考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时， 都看到了博物馆教育作为校外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独特的直观性和丰富性。 因此， 无论是在校内建立博物馆， 还是将博物馆

中的展品送到学校供学生参观学习， 其核心都是让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让博物馆

的展品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作用， 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

三、 审美和教育功能之争（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２０ 世纪初， 大多数博物馆已经认同自身的教育功能， 但在博物馆教育角色的定位上依然不明确，
对于博物馆到底应该侧重于知识的传播还是审美产生了争议。 针对博物馆的角色定位， 存在着两种争

论： 一种是以本杰明·艾弗斯·吉尔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ｖｅｓ Ｇｉｌｍａｎ）为代表的“艺术性博物馆”论， 另一种是

以乔治·布朗·古德（Ｇｅｏｒｇｅ Ｂｒｏｗｎ Ｇｏｏｄｅ）为代表的“教育性博物馆”论。 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在吉尔曼的

《博物馆目标和方法的理想》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吉尔曼首先陈述并总结了古德对“教育性博物馆”（又可理解为传播知识的博物馆）的理解。 古德对

“教育性博物馆”的理解是“一座高效的教育性博物馆可以被形容为富有教育意义的文字说明的集合， 每

一条文字说明配有一个精心挑选的标本。” ［１５］７７吉尔曼对古德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古德的观

点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博物馆， 尤其不适用于主要收藏美术作品的艺术博物馆。 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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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博物馆中， 究竟是文字说明比展品更重要， 还是展品比文字说明更重要？ 精美的艺术博物馆究

竟是一个教育机构还是一个艺术机构？
吉尔曼认为， 艺术博物馆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教育而是审美。 所谓的艺术博物馆不是一个将艺术作

为教学资料的教育机构， 而是一个有着教育用途和需要的艺术机构。［１６］４８吉尔曼的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

他对藏品有着不同的认知。 在他看来， 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其价值也是十分独特的。
相反， 自然、 历史、 科学博物馆的藏品具有普遍性。 他指出， “物品的艺术特性属于前者， 教育价值属

于后者” ［１５］８１。 在他看来， 艺术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知识”， 要想理解这种知识， 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天

赋、 想象力以及抽象思维， 这种知识不具有普适性。 教育的核心是传播知识和技能， 只要方法适当，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改变思维和行动习惯， 塑造个性。

与此相反， “教育性博物馆”的支持者认为， 教育是博物馆的根本角色。 博物馆应该是一个学习的

场所， 它有义务向公众传播与生活相关的科学知识， 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艺术体验。 除了古德， 达

纳也是“教育性博物馆”论的拥护者。［１３］１４０达纳认为， 博物馆应该承担教育公众的责任， 为不同的公众提

供不同的教育服务， 激发观众的兴趣， 使其获得愉悦和知识。［１７］他写道： “让那些愿意而且有时间偶尔

参观博物馆的人得到快乐， 并随时让他们产生兴趣， 给他们传播一点知识”。［１４］５２这是达纳对博物馆功

能的精辟理解。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 他积极推进馆校合作、 宣传博物馆教育资源、 建议博物馆与图书

馆合作等， 让博物馆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育功能。
２０ 世纪初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期间， 对博物馆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的争论， 体现了博物

馆工作者对博物馆功能的进一步探索。 但实际上， 无论是艺术博物馆还是教育性博物馆， 其根本性质

都离不开教育， 归根到底只是教育内容的不同， 一方侧重美学教育， 一方侧重知识教育， 两者的争论

促进了公众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进一步肯定。

四、 政府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肯定（２０世纪 ４０—６０年代）

到了 ２０ 世纪中期， 尽管博物馆已经在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博物馆此时的处境可谓“喜
忧参半”。 一方面， 由于公众对知识的渴望， 美国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迅速增加。 据统计，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美国博物馆年参观人数上升至 ３ 亿人［１８］４１１３４， 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以及学校教育等方面的作用越

来越重要。 另一方面， 博物馆面临着财政危机， 这使得其不得不缩减公众服务项目。 但矛盾的是， 如

果观众减少， 博物馆的财政收入又会下降。 这种艰难的处境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给当时的联邦艺术与人文基金会的普利主席写了一封信， 要求

他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评估， 分别是： 美国博物馆的现状是什么？ 美国博物馆未得到满足的需求是什

么？ 博物馆与其他教育与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美国教育部、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 美国国

家艺术基金会的帮助下， 美国博物馆协会于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完成了美国博物馆史上里程碑性质的报

告———《美国博物馆： 贝尔蒙报告》（以下简称《贝尔蒙报告》）。
在《贝尔蒙报告》发表之前， 虽然博物馆内部对其教育功能已经心照不宣， 但这种教育角色并未得

到政府的认定。 一方面， 博物馆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 不属于传统的学校教育的范畴， 其很多

教育活动也和学校教育相差甚远。 另一方面， 博物馆并不是严格的教育机构， 很多观众都是抱着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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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的目的来参观， 学习的过程是潜移默化地发生的， 而且博物馆不像学校一样颁发文凭， 所以不能

识其为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机构。［１９］３１

《贝尔蒙报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明确了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的角色定位： “本报告目的之一就是

提醒联邦政府， 博物馆实际上就是教育机构”。［１８］４１１４４这是因为博物馆具有两大特性： “知识的提升与传

播”和“为人们带来愉悦”。 而“知识的提升与传播”实际上就是教育的本质； “愉悦”是对博物馆教育特

点的定位和总结。［１８］４１１３４学校教育依然是最根本、 最普遍的教育方式， 但博物馆教育却能在激发儿童兴

趣、 开展实物教学等方面做得更好。
《贝尔蒙报告》对美国博物馆发展做出两大贡献： 一是为美国博物馆争取到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

二是为博物馆争取到政策的支持。 在财政方面， 《贝尔蒙报告》总结了美国博物馆最应优先解决的十大

需求， 而所有需求都直指教育经费， 要求联邦政府给予财政支持。 在政策方面， 《贝尔蒙报告》建议制

定完善的政策和机制， 保障对博物馆的财政支持。 例如联邦政府应该承认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与大学、
中学、 小学以及研究生教育机构存在正式的合作关系； 修改现行的法律法规， 消除歧视博物馆的条款；
等等。

五、 满足公众对多元文化的需要（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后）

《贝尔蒙报告》公布之后， 得到了联邦政府和社会人士的赞同和支持， 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 开始

获得相关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博物馆工作者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进一步的反思： 面对如此丰富的藏品资源和财政支持， 博物馆如何在社会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如何

让更多的人都能享用这些资源？ 这些成为博物馆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９８４ 年， 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 并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新世纪的博物馆》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１６］８与《贝尔蒙报告》不同的是， 这份报告不是对未来具体需求的陈述， 而

是对新世纪来临之际的美国博物馆的评估。 它更多地关注博物馆的目的、 博物馆对文化的重要性， 以

及博物馆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贡献； 更多地思考博物馆拥有什么， 博物馆能提供什么。［２０］这份报告明

确了博物馆教育的基本原则， 对未来的行动提出了建议。
２０ 世纪后期， 随着对如何更大程度地满足和丰富公众的博物馆体验、 如何更好地履行服务大众的

职责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人们普遍认为， 面对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 博物馆在文化的阐释上应该具有

更多的机会和自由。 美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教育专责部门于 １９９１ 年发表了关于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报

告———《卓越与公平： 博物馆教育功能与公众服务》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ｓ）。 这份报告首先提到了教育应该作为博物馆公共服务的核心， 明确指出“这一点

必须清晰地体现在博物馆的每一项工作中， 并在每个博物馆的目标宣言中明确地表达出来” ［２１］。 也就

是说， 博物馆的所有工作、 所有岗位、 所有活动， 都要体现其教育功能， 其存在都要体现教育目的。
另外， 博物馆必须更具包容性， 这也是“公平”的内涵。 面对更加多元的文化， 博物馆向公众表达的价

值和观点也不应该是单一的， 不能仅仅代表某一阶级的价值观， 而是应尽可能地满足不同年龄、 性别、
种族、 受教育程度、 经济水平人群等的需求。［１９］４０－４１这份报告将博物馆教育的对象扩大化， 使博物馆的

主要目标人群不仅指向中小学生， 而是指向社会全体公众， 这也是公平性的体现。 该报告为未来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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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六、 总结

博物馆作为一个基于“物证”的社会机构， 教育是其最核心的理念和社会角色， 已经成为其根本所

在。 ２０ 世纪是博物馆教育功能逐渐形成和不断演变的关键时期。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 美国博

物馆教育功能的演进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从“以藏品为中心”到“以公众服务为中心”。 早先博物馆的功能还比较单一， 仅仅是作为藏

品的存储机构。 随着功能的丰富， 尤其是审美功能的提出、 审美和教育功能之争， 体现了博物馆由藏

品向公共服务的转变。 早期的美国博物馆“很少在吸引并留住参观者的注意力方面做出努力， 也很少通

过布展或文字说明来向参观者介绍科学家们对展品进行研究后得出的一些知识” ［１３］２４６， 在策展上较为随

意， 展品布置也比较凌乱， 只做到了让观众“看到了”展品， 而不关注观众通过展品“学到了”什么。
随着公众对博物馆资金支持的增加， 美国博物馆开始从观众的角度出发， 考虑如何更好地为公众

服务。 首先， 博物馆教育目的具体化， 将教育目的聚焦于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 其次， 博物馆也开始

对不同类型的展品进行思考， 如相比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 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品在向观众传递

信息时有何不同？ 博物馆究竟应侧重于教育还是审美？ 正是这种基于公众角度的思考， 使得美国博物

馆更加重视观众研究和评估， 强调观众的参与性， 给观众提供更多探索和操纵展品的机会， 为观众提

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项目， 使观众从被动的教育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教育参与者。
第二， 从“博物馆内教育”到“博物馆外教育”。 早期的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主要局限在博物馆内，

观众来参观博物馆， 根据讲解员或展品指示牌了解展品信息。 随着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展， 其教育对

象不再局限于现场的观众， 教育地点也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内， 而是让博物馆故事“走出”博物馆。 其中，
最典型的就是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合作。 博物馆将展品通过外借或者在学校举行小型展览的方式， 让

学生在学校即可参观展品。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让这些展品“走出”博物馆， “走进”学校， 成为学校教

育的补充， 还能让博物馆教育突破空间束缚， 让更多的人参观到展品。 除了让展品“走出”博物馆， 博

物馆也通过发布各种出版物， 如导览手册、 年度报告、 学校配套资料、 电子媒介等， 将其展品信息以

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输送给观众。 它们犹如博物馆的长期形象大使， 拓展博物馆的阐释， 以考虑周全和

构思缜密的方式， 将博物馆教育带出博物馆， 带给广大公众。
第三， 从“默默无闻的教育场所”到“政府认可的教育机构”。 博物馆教育无论是从教育环境、 教育

内容还是教育方式上都与传统的学校教育有很大不同。 因此， 早期的博物馆虽然也开展教育活动， 并

被公众和相关领域的思想家们认为具有教育功能， 但其作为教育机构的身份并未得到政府当局的承认。
随着博物馆在教育领域不断地取得成绩， 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贝尔蒙报告》的出台， 标志着政府对博物馆教育角色的肯定， 美国博物馆从此开始接受联邦政府的相

应资助。 有了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 博物馆可谓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在政府的引领下， 美国博物

馆开始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思考博物馆教育的发展方向。 比如， 如何保障博物馆教育的公平和质量？ 如

何满足多元文化的需要？ 等等。 未来博物馆也将承担更多的社会教育职责和文化使命。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博物馆教育角色的重要性， 并开始为此做出努力。 ２０２０ 年，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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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 要求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

的开发与应用， 积极开展馆校合作， 开发博物馆系列活动课程等。 这说明我国已经认识到， 博物馆教

育在实现博物馆承担的社会责任上有着无法取代的作用， 应对博物馆这一教育资源充分利用。 虽然美

国的教育体系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 但美国博物馆教育的发展历程， 仍能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

供启发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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